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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史研究的心路历程
① 

我与上海理工大学校史研究的因缘是乘坐军工路校区与复兴路校区之间

的校车。2004 年 10 月，我调入上海理工大学，上下班都是乘坐校车。校车上，

我结识了学校的很多同事，吴元骠前辈便是其中之一，也是他将我引入学校

校史研究的道路。 

1．从受命到自发 
2005 年夏，吴元骠老师从学校基础学院院长岗位上退下来，不久又被校

领导看上，具体负责学校百周年校庆一些文稿和《校志》编写工作。由于我

曾经在出版社工作过 4 年，对文字工作有一定感觉和兴趣，吴老师便经常在

校车和地铁上与我切磋相关稿件。一来二去，吴老师也慢慢对我有所了解，

我也逐渐熟悉了吴老师的文字热情，并与他成了忘年交。 
2006 年 6 月，学校校志及其系列丛书编写进入倒计时阶段。其中有一本

是反映复兴路校区办学历史的书籍，已经先后请了几位着手此事，但他们均

中途搁笔。那时负责校志编写的校领导何建中副书记甚是着急，问吴老师可

否再找到能胜任此工作的人。吴老师则说，有倒是有，就是不知他是否愿意。

何书记便追问是何方“神仙”，吴老师便说出了我的名字。于是，何书记就跟

我们头许良教授打电话，说要借用我到校志办工作一段时间。不久，我便接

到电话，要我去校办 会，第一次见到了早已耳闻的何书记。何书记比我想

象中要谦和，我自然也很快就答应了，尽管那时我正犯眼病。 
7 月 13 日，学校已放暑假，何书记和吴老师带着一堆资料和不完整的书

稿一块来到了我家，敦促我尽快将这本关于复兴路校区校史的书稿完成。我

也满口答应，他们走后便 始正式工作了。先是看了书稿，后又将所有资料

都看了一遍，接着就是动笔。 

 

笔者电脑中留存的《风雨弦歌复兴园》原稿文件夹文件目录列表 

说是修改、续写，不如说是重来，因为我向来不喜欢将自己都看不上的

东西给别人去看。从书名、章节名，到行文，整个的都按照我的思路进行。

这样没日没夜地在家干了将近 20 天，书稿雏形已具，并给这本书取名为《弦

                                                        
① 原标题为“我与上海理工大学校史研究”（见笔者网易博客，原文网址：http://wxr272. 

blog.163.com/blog/static/93675185201192952629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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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几度复兴园——从德文医学堂到国立高机》。7 月下旬，书稿印出后，何书

记又请来了薛明扬书记、徐福缘副校长等校领导和一些职能部门领导，在学

校办公楼（音乐堂）一楼会议室讨论该书稿。大家都提出了一些看法，尤其

是书名，有的同志不能接受“弦歌几度”来作为一本正经的校史著作书名。

无奈，何书记叫人又将书稿印了好几份，送给原复兴路校区的徐强、李莹、

江晚卿、郑琪仙、景亮、蒋三春等校领导、相关人员及时任学校商学院院长

的李好好教授审阅，并于 8 月 11 日上午，假复兴路校区原商学院会议室（德

文科讲堂二楼），举行了审稿人与编写者面对面交流会，吴老师也参加了。 

 
何建中（中）副书记在交流会上讲话（右为李好好教授） 

大家都畅所欲言，对所看书稿基本上是持肯定态度。其中徐强校长说：“书

稿看了，总的感觉写得很好。我想现在校史分几册写，第一册总册（即《上

海理工大学志》）应是全面写校史吧。现在我看的是分册，只写复兴路校区校

史中几个断面、几个片断，这也是可以的。这部分历史内容确实比以前的校

史稿写得更丰富了，文笔也更生动活泼、更有文学味。这些都是很好的，谢

谢写作本书的同志。书中有少数几处错字、多余字和句子的修改，我用铅笔

改在上面了，这里不再细说，我想讨论的主要问题是书名。”接着，我说道：

“弦歌、风雨，确实需要加上去。定位，是历史的，范围是复兴路这一个特

定的环境。题目，确实是有难度的，定得好，成功一半。关于文字与标题，

我能负责任。一级标题，基本是直白的；二级标题，是从历史、校友的文章

中提炼的，如果也过于直白的话，可能就缺乏吸引力。历史是 难写的，当

然，写了更有感觉了，（发现复兴路校区）曾经辉煌过。我们是在发掘历史，

《年刊》（指 1934 年出版的《中法国立工学院院刊》）中有的文章是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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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不能丢掉。”讨论会 后，何书记说道：“大家提的意见，王老师

再斟酌一下。书名暂定为《风雨弦歌复兴园——自德文医学堂至国立高机》。”

这个书名与后来实际使用的书名《风雨弦歌复兴园——从德文医学堂到国立

高机》别无二致。 

 
原上海高等机械专科学校校长徐强在交流会上发言 

之后，我便进入对《风雨弦歌复兴园——从德文医学堂到国立高机》一

书的修改、润色和补充阶段。在整理、交流过程中，我已找到了感觉，知道

还需要哪些材料，可以从哪儿获取。于是，我便走访中法国立工学院校友施

旦民、盛庆梁（亦是“国立高机”首届毕业生），“国立高机”校友张伯藩（上

海音乐学院离休教授）、车宏安（上海理工大学系统工程专业创始人），《上海

机械高等专科学校志》编纂人员江晚卿（曾任上海机械高等专科学校图书馆

馆长）等有可能的知情者，去上海市外滩档案馆调阅中法国立工学院、国立

高机的档案……这些工作收获颇丰，使《风雨弦歌复兴园——从德文医学堂

到国立高机》一书增加了很多有凭有据的实际性内容和照片，我慢慢地也喜

欢上学校（尤其是复兴路校区）的办学历史整理、研究了。 
8 月下旬，《风雨弦歌复兴园——从德文医学堂到国立高机》出自我手的

第二稿出来了，也印制了几本，供校领导审阅。不过，我又受命审稿《上海

理工大学志》第十一编第 65、66 章。 后，我又与何书记、吴老师到上海市

委党校的“海兴大夏”住了两天，闭门对《上海理工大学志》进行整理、统

稿。这个工作完成后，2006 年下学期也便 学了。 
9 月，我几乎都在校志办（校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上班。主要工作还是

继续完善《风雨弦歌复兴园——从德文医学堂到国立高机》一书。这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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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与此书融为一体，有感情了，觉得它就是自己的孩子，需要悉心呵护。于

是，我 始此书的排版工作，同时也不断修改书的章节标题、正文语言，并

认真草拟此书的《前言》、《后记》，设计《校志》及《风雨弦歌复兴园——从

德文医学堂到国立高机》、《沪江大学简史》等配套丛书印刷用纸、装订要求

等。9 月 30 日，我完成了全部工作，将《风雨弦歌复兴园——从德文医学堂

到国立高机》一书的 PDF 格式文件交给了吴老师，让他送给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片，因为我当时晚上要乘车回湖南老家，参加大学入学 20 周年湖南科技大

学化学系 1986 级同学聚会。国庆长假后不久，《风雨弦歌复兴园——从德文

医学堂到国立高机》一书便正式印出来了。由于时间仓促，加上又没有正式

出版社的审稿程序，书中有些小错误，在何书记的授意下，我便又于 2007 年

3 月 31 日复兴路校区百年校庆纪念日前做了个“勘误表”，以将此表连同《风

雨弦歌复兴园——从德文医学堂到国立高机》一块发给返校的校友（但 终

因具体办事的人疏忽，没能实现）。 

     
《风雨弦歌复兴园——从德文医学堂到国立高机》封面打样稿 

 
笔者所做的《风雨弦歌复兴园——从德文医学堂到国立高机》勘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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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初，受何书记所托，我又根据《风雨弦歌复兴园——从德文医学

堂到国立高机》的相关内容，撰写了《法租界里的工科学校——上海理工大

学复兴路校区百年沧桑》一文，在复兴路校区百年校庆庆典日之前发表在 2007
年第四期《上海滩》上。2007 年 7 月，我所撰写的《上海租界内一所中法合

办实业学校的兴衰》一文，发表在香港《二十一世纪》（网络版 2007 年 7 月

号，总第 64 期）上，是为我独立、自发研究上海理工大学校史的 始。 

2．与学校档案馆的结缘 
因研究校史的缘故，加上我过去学习、工作的经历，2007 年底，我报考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专业科学传播方向博士研究生。幸运的是，次年 4 月底

我被导师江晓原教授（江老师系中国科学院席宗泽院士的首位博士生，也是

我国科学史专业第一位博士生）看上，录取了。2008 年 8 月底，我 始了我

的博士生学习生涯。 
大概在 2008 年 10 月份，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学校档案馆网站上转

载了我的《上海租界内一所中法合办实业学校的兴衰》一文，因转载时将此

文的注释和参考文献省略了，我便给档案馆馆长章华明①打了一个电话，告诉

他说：“我的这篇文章是一学术论文，后面的注释与参考文献不能去掉！”当

然，章老师很尊重我的意见，很快就将此文的完整版替代了原来的缺省版。

这便是我与章华明认识的 始，从此与校史的深度研究，也与学校档案馆有

了难解之缘。 
后来，我又撰写并公 发表了一系列校史研究方面的文章。除上述的《法

租界里的工科学校——上海理工大学复兴路校区百年沧桑》、《上海租界内一

所中法合办实业学校的兴衰》外，还有《“湛恩纪念图书馆”的前世今生》、《沪

江校友张资珙的中国科学史研究分析》、《刘湛恩与“沪江模式”下的图书馆》

（第二作者为章华明）等。当然，这些文章，学校档案馆网站“档案编研”

栏目也都先后进行转载。 
不过，与档案馆有进一步更多、更深的联系，则是源于党委宣传部（档

案馆筹）、学校规划发展办的校史研究课题《上海理工大学工程教育百年史》。 

3．从课题《上海理工大学工程教育百年史》到专著《栋梁气贯大世界》 
2009 年 9 月初，在“校史研究课题招标公告”发布之前，图书馆馆长王

宏光教授曾经给我说：“档案馆的章老师想请你搞学校工程教育史方面的整

理、研究工作。”当时，我没有太在意，也没有细想，以为是随便讲讲，就满

口答应：“可以！”直到在校园网上看到课题招标公告，我才知道，学校有关

部门已有了具体的行动了。由于之前有王宏光的招呼，有与章华明的几次交

流，我就去申请该课题，结果自然是归我了。 

                                                        
① 章华明于 2012 年 10 月从上海理工大学调到同济大学档案馆工作，现任同济大学研

究馆员、档案馆副馆长、校史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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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网站上发布的“校史研究课题招标公告” 

2010 年元月初，我初步完成了课题，写就了 8000 字左右的《上海理工大

学工程教育百年史》和 2.7 万字左右的《上海理工大学工程教育百年史述》两

篇一简一详的文章。 

 
“工程教育百年史”专题研讨会场 

2010 年 1 月 15 日，学校在档案馆会议室召 上海理工大学“工程教育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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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史”专题研讨会①。校党委副书记何建中，学校老领导汤亚栋、伍贻文、徐

强，加上吴元骠老师，规划发展处处长姚俭，及来自规划发展处（高教研究

所）、动力学院、管理学院、光计学院、环境学院、医疗器械学院、机械学院、

材料学院等部门的退休教授代表和教师代表，部分学生代表参加会议。会议

首先听取了我的《“工程教育百年史”专题研讨》汇报，内容包括“编研的进

路与方法、历史分期问题、‘工程教育百年史’专题、百年工程教育之人文精

神、进一步研究展望”5 个方面。随后进行了专题讨论。大家畅所欲言，一边

肯定了此项研究的意义，一边提出了很多诚挚的建议和补充。 
我以为，按照招标公告，这个课题通过修改、完善，就可以完事了，孰

料结果远没有此简单。 
2010 年上学期 学后不久，何书记退休了，档案馆暂时改由学校党委书

记燕爽分管。燕书记就要求继续做好《上海理工大学工程教育百年史》研究，

并提出要以专著形式将其出版。于是，章华明找了我，并告知这一事情。他

先是提出希望我继续努力，与档案馆的陈刚（2011 年 5 月份已调离学校）合

作，共同撰写专著《上海理工大学工程教育百年史》。由于我之前有与人合作

的经历，存在一些问题且时间也会拖得太长，我就提出还是由我一个人承担

此事，只要档案馆协助我查档、联系相关人员等事即可，章馆长也欣然同意。

于是，《上海理工大学工程教育百年史》课题便进入了专著撰写阶段。 
在撰写过程中，我从学校档案馆借出军工路校区、复兴路校区各个时期

的校报、校刊，从头到尾浏览，以便从中找到有用的素材或线索。只要发现

有价值的文字或图片，我便亲自扫描、校对。当然，我也在学校档案馆调阅

了一些档案材料，也利用了档案馆的同志给我整理的文稿、扫描的照片。另

外，我也从上海市档案馆、吴元骠老师等处获得不少有价值的材料、照片，

也从网上购买一些资料（档案馆的廖颖代办），等等，不一而足。在 2010 年

6 月初步完成书稿后，我决定给《上海理工大学工程教育百年史》取一个有气

势的书名， 后确定为“栋梁气贯大世界”，副标题为“上海理工大学工程教

育百年”，没想到，它们后来被档案馆以课题的形式申请获得了“2010 年度上

海市高等教育学会研究课题（ZZGJ19-10）”资助，并成为正式出版的书名——
《栋梁气贯大世界——上海理工大学工程教育百年》。 

在撰写《栋梁气贯大世界——上海理工大学工程教育百年》的过程中，

我解决、发现或提出不少新东西。比如，解决“每一艘 往上海的轮船都必

须在这所大学的视线内经过；在这样一个校园里，任何有思想的学生都不能

不感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大的世界里”这句话的出处问题，它的 先提出者不

是原校史馆所言的魏馥兰，而是美国浸礼会海外差会干事，20 世纪 20 年代任

沪江大学校董的弗兰克林（James Henry Franklin）博士；发现 1985 年 3 月至

                                                        
① 关于此研讨会的详情可浏览上海理工大学档案馆网站上的工作动态报道《“工程教

育百年史”专题研讨会日前举行》（网址：http://dag.usst.edu.cn/s/11/t/63/2e/0b/info1178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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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年 2 月任中国民用航空局局长的胡逸洲系上海理工大学（私立中法高级

工业职业学校）的校友；发现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曾于 1916—1917 年间，

奖给沪江大学四字匾额“澡雪心神”；提出性质为文理商科的沪江大学，在“更

为中国化”政策和“职业化”与服务社会的办学思想指导下，其工程教育也

颇具声色…… 

 
笔者电脑中《栋梁气贯大世界》一书历史版本文件夹书稿文件列表 

2010 年 6 月，《栋梁气贯大世界——上海理工大学工程教育百年》书稿印

制了 4 本，交给学校前副校长伍贻文、前副书记何建中以及吴元骠老师审读。

2010 年 10 月 2 日，正值国庆长假，章华明与我，还约了吴元骠老师，在闵行

一茶室虚心征求意见，讨论书中相关问题。伍校长、何书记、吴老师他们对

本书的章节编排与名称、人物评价、内容的真实性乃至语言文字等方面，都

提出了中肯的意见。书稿修改后，12 月，档案馆又印制了《栋梁气贯大世界

——上海理工大学工程教育百年》第二稿 40 本。2011 年 4 月至 6 月，我的博

士论文进入攻坚阶段。这期间，《栋梁气贯大世界——上海理工大学工程教育

百年》第二稿又送交学校相关学院教授和部分职能部门负责人审阅，在更大

范围内听取了各方意见，以确保书稿内容的真实性、完整性。资深教授、首

届“国家级教学名师”华泽钊甚至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认认真真地整理好，

并通过邮箱发给档案馆分管校领导江才妹书记，江书记又转给了章华明，

后又到了我这里。另外，章华明和我还采纳了学校党委宣传部部长陈大文教

授的建议，召 了多个小范围的意见征询会。2011 年 6 月 28 日，学校已放暑

假了，章华明又专门邀请了社科部徐水华、胡绪明及学校办公室副主任刘彬、

原校志办副主任吴元骠等文史方面的专家，加上我本人，利用暑假时间，假

上海海洋大学军工路校区专家招待所，对书稿第三稿进行了闭门审读。6 月

29 日，我又特地到学校，与章华明讨论绪言、后记和脚注等问题。7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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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参加了“2011 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学习，直到

7 月 28 日结束学习。第二天即 7 月 29 日，我又到学校与章华明讨论确定此书

的章节标题等问题。8 月 6 日，我将修改、初步排版后的《栋梁气贯大世界——
上海理工大学工程教育百年》书稿，交给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编辑吴芸茜

博士。8 月 26 日，我收到吴编辑返回的已三审过的书稿，即就进行逐一核对

工作。因为此书的排版也是我做，我将纸质稿件需要再修改的地方也全部在

电子版修改后，又印制了一份由章华明馆长交给陈大文教授。陈教授硬是从

头至尾认真地审读了全部书稿，并看出了几处文字方面的毛病。 

 
笔者电脑中《栋梁气贯大世界》一书插图文件夹图片文件列表 

 
《栋梁气贯大世界——上海理工大学工程教育百年》封面的打样稿 

由于要等陈大文教授看完书稿，要等校长为此书作序，《栋梁气贯大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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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上海理工大学工程教育百年》的印刷电子版，我直到 10 月 9 日晚上 10
点多钟才给交大出版社。10 月 9 日至 10 月 17 日期间，我又就本书的封面封

底设计、插页设计、用纸等方面问题与本书责编吴芸茜、本书美编朱懿进行

多次交流。其间，我又应出版社出版部的要求，对书稿的排版进行进一步完

善、美化。10 月 17 日下午，我将图书馆第三届服务月期间借用的“中国历史

建筑保护摄影图片巡回展展板”送还位于乌鲁木齐南路甲 1 号的“中国历史

建筑保护网”，将近 3 点 40 分的时候，我这时正在回家的路上，又接到交大

出版社吴芸茜的助手姬雪萍编辑的一个电话，说他们在对片时，发现了一处

排版失误，需要重新弄一下。电话挂了后，我的手机又于 3 点 49 分收到她的

一条短信：“王老师，我刚才给您打电话，实际要修改的是‘栋梁’一书 281
页，‘纺机用高效节能低噪音风机’一词，被一幅图片分成了两段排列，因不

能断 ，所以需要重新调整版面。”4 点我赶到家后，即刻打 电脑，将 281
页重新排版、打印成 PDF 文件后，通过 QQ 发给了吴芸茜博士。这本书的写

作、修改、排版以及与出版社编辑沟通，其中的辛苦与快乐（正所谓“苦并

快乐着”），只有我本人知晓。 
10 月 24 日下午，我拿到了正式出版、魂牵梦绕的《栋梁气贯大世界——

上海理工大学工程教育百年》一书。10 月 26 日中午，章华明馆长很兴奋地给

我打来了电话，说：“他送书给许校长时，许校长‘批评’了他，说书做得太

好了。”这时，我心中的石头总算落地，付出了心力、体力，没有落得个 后

还受批评的下场。我想，章华明也更会有如此的心境，毕竟他作为校史研究

室的实际负责人、档案馆馆长要为此承受更大的压力。 

 
课题《栋梁气贯大世界》获上海市高教学会颁发的奖状 

10 月 28 日，在学校“上海工业文明展” 幕式后，我看见了陈大文教授，

便情不自禁地表达了对他的谢意，并说他为此书辛苦了。他说：“其实，我不

算辛苦，倒是你辛苦了。”他还说：“这书的前半部分比后面的要写得好。”这

时，我心里想，这是我很难听到的、出自有一定身份的人的一句实在话（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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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 月 7 日，陈大文教授在学校格致堂 304 会议室参加我的“2014 年度市教

委科研创新重点项目申报评审校内预答辩”时，再次肯定我对《栋梁气贯大

世界——上海理工大学工程教育百年》一书的付出和成绩）。 

 
课题《栋梁气贯大世界》获上海理工大学高教所颁发的证书 

尽管此书著者的署名为“上海理工大学校史研究室”（笔者系通讯作者），

但是我觉得写作此书收获颇丰（后来以此书为主要成果的同名课题获得 2011
年度上海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优秀成果、2011 年度上海市高教学会高等教

育研究成果一等奖）。这个工作，让我进一步了解了学校各个时段、各个校区

的办学历史、逸闻趣事，也结识了一些文史方面的专家，尤其值得自豪的是，

我数年如一日，不求名利地为学校，为学校校史研究做了一件有实在而有意

义的事情①。 

4．结语 
饮水思源，每当我想起自己的校史研究工作时，总忘不了引路人吴元骠

前辈。许校长在我们的《栋梁气贯大世界——上海理工大学工程教育百年》

的《序》中所推崇的“理崇至真，工贵求实”（如今这八个字由著名书法家、

2006 年被评为上海理工大学杰出校友的张森题写，挂在改、扩建后的校史馆

中），就源自吴老师 2005 年所拟的《上海理工大学百年校庆公告（第一号）》

和藏头诗《上海理工大学》，这不能不说是偶然中的必然。当然，我更欣赏吴

老师的是，他在许多公 场合谈到我的校史研究时，从不讳莫如深、闪烁其词。 

                                                        
①《栋梁气贯大世界——上海理工大学工程教育百年》一书现已成为学校相关部门宣

传校史、建设校园文化的重要蓝本（如校史馆的不少图片、文字说明就源自本书）。学校有

关部门的一些教职工还不时地与笔者联系，询问校史方面的问题或索取相关资料（如，校

宣传部周列老师因工作需要于 2014 年 6 月 13 日联系笔者，索要本书第 7 章“研究生教育

的三次飞跃”等节内容的电子版）。 


